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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來我學校有第八層架 01
1.

「今天的課,終於都,上完了!」

我伸了一個冷腰,含糊地道。

忽然,就在我旁邊的子晴用那厚厚的數學書,一下打在我的頭上,道:「誰教你這麼懶惰,可要期未試了,你還不好好努力,到時候不合格不要給的哭訴!」

我咪着眼睛,一邊收拾着書本,一邊冷冷的回答:「怕甚麼,還有兩個星期,要是老子肯努力,根本沒甚麼好擔心!」

她搖一搖頭,歎氣道:「唉,就是這麼我才更擔心。」

我背起書包,說:「不理你了,我現在去羽毛球校隊練習,明天見吧!BYE!」

「真沒你辦法了,BYE!」

我踏出教室的門口,頓時覺得空氣變得格外清新。和煦的陽光照在我的身上,一陣溫暖的感覺冒上心頭。

「呼......太捧了!」

驀地,在我正深呼吸的時候,身旁感覺到一種重量壓在我的身上。有人衝了過來擁抱着我。我笑了一笑,因為我已經知道他是誰:「怎麼了,男神烈,女不夠吃,現在轉吃男的嗎?」

話畢,他擁得我更緊,把臉蛋靠近我的膀子,道:「你怎麼知道的,人家不知多掛念你,小正太。不如嘗嘗......」

我打斷了他的話語:「不要插小弟弟好嗎?」

「我可以說不嗎?」

突然,我抓着他的手,繞過我的頭後,然後把他雙手交叉的鎖着,最後我的右手甩開了他的手,作勢向他的下體刺下去。然後,我中途停了下來。

「你.已.輸.了?想斷丁嗎?。」

「小子,是有點本事」

「不玩了,你說正題吧!」

我站好後,他搭着我的肩膀,在我的耳旁悄悄的道:「見你近來經常留意着子晴,你喜歡她嗎?」

聽完此話,我頓時害羞得面紅耳赤,頭頂滾得仿佛要冒煙般,立刻搖着頭道:「你......你想了到那兒.......當然.......不是吧......」

「對,我就是想聽到你說這句。不妨告訴你,其實我喜歡了她,很以我知道你和她很熟,所以......想你幫幫忙!」
我望着他,愕然的拍着着自己:「我?我要怎幫助你?」

他得意的回答:「沒甚麼的。經過我深入的調查,女神明天生日,我想你幫我約她明晚吃飯,接着你臨時不來,就是這樣。」

我譏諷他道:「他都不是明天生日!」

他大叫:「甚麼!」

他一大叫,全走廊的人都瞪着他,到其他人都各自做回自己的東西後,他才再開口道:「沒道理的,明明在FACEBOOK上寫着她今天生日的。」

「笑死我了,原來你很謂的「深入調查」就是看她的FACEBOOK!」

「那麼何時才是她真正的生日。」

「下個月三號。」

他笑着回答:「OK,謝謝大大無私的分享,我先走了兄弟!」他拍了一拍我的肩膀,然後走了下樓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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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來我學校有第八層架 02

我默默的凝望着他的身形，興奮的走到樓梯的轉角，冉冉地消失於視線之中。

我隻身站在樓梯口前，偷偷的呼了一口氣，這口氣卻縕含着無數的傷感和矛盾……其實，我一直……都很喜歡子晴!但想不到我最好的朋友竟然也對她有感覺，還要請我幫助追她!

我應該自私，抑或是把自己愛的人雙手送給我的兄弟呢?
。 。 。

「幹你媽，你在幹嘛，今日跑得這麽慢，我輕輕的殺球，你已接不住了。」阿梓轉着他手上的球板道。

「是……是嗎……對不起。 」

「有心事嗎？」可能是因為他的視線被球網的白邊擋住了，所以便微微彎下腰望着我道。

「嗯……」

「不開心那就更加要提起精神打球，把所有不開心都發洩在這裏，狠狠的……殺下去!」他作勢揮動球板，發出「發」的一聲。
也是的，現在我怎想也沒有結論的，倒不如努力打球，放鬆一下吧!

「好，我發球了!」

球剛發出來，我被開始大力抽殺，下下應聲，球速十分急速，連羽毛球隊裏的主力阿梓也差點接不下來。

他把球打回我的後場,我退後來，轉身一躍，想把球大力抽擊。驀地，擊到球後發出了砰的一聲，原來球碰到了板眶，所以球都飛到禮堂的台上。

「你他媽的渾蛋，快要撿回那球吧!」

面對阿梓的連要爛舌攻擊，我只能雙手舉着中指，然後走到台上尋找那失蹤的羽毛球。

「球應該落在綱琴那邊。」禮堂的台其實有兩邊的，一邊是放着一些控制燈光，音響的機器。那些機器上都有五光十光的按鈕，看見也眼花撩
亂了……而另一旁，即是台的右邊，卻放了一部yamaha的三角琴，但除了詩琴組的同學外，沒有人敢碰它。因為每當有同學不小心又好，抑或是故意也好，在甘老師面前碰到這部琴，也會被她大罵一頓，她的樣子甚至兇惡到一個地步，好像在跟他說:「我要殺了你。」般。
所以當我繞過這綱琴時，也格外留神，生怕不小心破壞綱琴，就算一小塊木塊也是。因為禮堂的後台都製了一部閉路電視，就放在機器們的上方。

「看到了……」原來羽毛球就掉在綱琴旁的電線那兒。我蹲了下來，正想撿起球來。突然，我整個人都失了重心，撞在後台的門上。

「幹!這他媽的電線!」我喃喃自語。

我捏一捏腰骨，站了起來。

「這是……原來後台有個這樣的地方……」

在我眼前的，是一個昏暗的暗室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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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走了進房間，只見裏面到處都是雜物，有校工的掃把，有戲劇組的戲服，也有一些被肢解了的人形素膠，好不睜懧。而且，室內還有一陣霉味，應該很久沒有人整理過。室內入面還有一道門，這道門好像被鎖上了。我順着我的好奇好，走近門前，仔細打量。

「奇怪了……」

我發現了一些不尋常的東西，周圍都很明顯布滿麈埃，但那門的手把沒有周圍的這麽多麈，還好像……有一個手指印!而且，我看到地上有一張
紙，我仔細察看，原來是一張音樂科的通告……這是……今天發的，所以，今日，一定有人進過來!

「操，撿個球也要撿這麽久，拉屎嗎!」

原來我本來的目的是找回那球的，我竟然忘記了!

「來了!」

我轉身步出暗室，但出來前，我出了一個小動作……

。 。 。

我關上門後，一躍下台，道:「繼續吧!」

最後我們打球打到大約6時，大家被要解散了。我卻留在熄了所有燈光的禮堂，等待着她出來。

我大約等了十五分鐘，台上好像有點動靜。我聽見有些「咯咯」的聲響。就好像……高根鞋與地面所產生的聲音。

她要下台了!

「e,甘老師，呢麽晚的，您是何時進來的?」我裝着收拾球板。

她頓時愣住了，勉強支吾的回答:「你好……同學，是呀，我剛剛進來的，你又為何還未走。」

「我剛剛羽毛球練習完，等一下，」我指着她的鼻子繼續說:「老師，你的鼻子幹什麼，腫了，流血了……」

她回答:「沒……沒什麽，我剛才不小心摔倒了……」

「是嗎?這麽不小心的!」

「我就是這麽冒失的……By the way,你是中三學生?明天記緊交功課，我先走了，bye。」她趕急的推開禮堂的側門離開。
推開門的一舜間，聽見一些同學的拍球和球球與地板磨擦所產生的聲音。直至門完全關上，禮堂才回歸寧靜。

我笑了出來，喃喃道:「不會是真的嗎?」

其實我剛才在暗房所做的小動作，就是把門向外大力一推，只感覺到有東西碰住了，令我做這行動的，是因為我看見地上還有一些圓圓的鞋印……這是高根鞋的鞋印!所以那時的意識到可有人趁門開時躲在門後，想透過暗房的盲點避開我的視線。剛才甘老師鼻子的傷，就正正可以印證到，她，就是躲在門後的人!

我心想:這傢伙，到底要在暗房幹什麽!

另一邊廂，有一名女教師心裏在不停想:不要，不要連累到學生那兒，真的不好!!!!!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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甘老師走了以後不久，我也離開了學校。

一走出學校，身為一個正常學生的我，當然有偷偷的帶了電話回校，不過利申，我並沒有在堂上拿出來玩，因為我知道其實老師們一早猜到我地都有帶電話，只不過是出於包容，所以才沒有揭發我們。我認為做人不要得吋進呎,否則我覺得這樣真的很不尊重老師。

我立刻拿出我得手提電話，卻發現有三個whatsapp,分別來自兩個傳送過來的。

我按了下去，只見子晴和阿烈都send了whatsapp給我。

男神烈:hey 巴打 我等唔切啦，我聽晚想約女神食飯，就去街口新開果間西餐廳，幫我約佢得唔得呀!?

唉，原來他還未死心……


之後，當然要看看子晴的短訊啦!

我懷着緊張和興奮的心情打開信息。興奮，是因為期待子晴想跟我說什麽。緊張，是我害怕知道子晴有其實心儀對象。


子晴:華華bb,近排街口開咗間新餐廳，聽晚一唔一齊去食，好似好好食感wo.

子晴:仲有，其實我一直有d嘢想同你講……


有東西想跟我說!

我立刻回覆:你想同我講咩!餐廳果道，我ok,我請。

我按了傳送後，卒然驚覺!是呀，我差點忘了，阿烈也想約佢到那兒吃飯!

但如果我幫他追自己的心儀女生，我怎都過不到我心底裏那一關。我應該，怎麼辦?
有回覆了!

子晴:咁好啦，聽晚7點等啦。
我緩緩的走到了巴士站，停下來等車。
另一邊也有短訊!

烈:點呀，o唔ok


我應該如何做才不傷友情，也不滅愛情呢?

我仰望着橘黃色的天空,靜靜的嘆着一口長長的氣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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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來我學校有第八層 05
如果在這個情況……我想到了
我立刻回覆阿烈:ok了，但佢求要我一齊去wo
他馬上回覆:thx alot bro
之後，我再whatsapp子晴:hey,烈想一齊去

唉，終於都解決了!

解決事情後，巴士也隨即到站了，我也上了車回到家中。在車上，我一直不停地想，如果有一天，阿烈發現其實我都很喜歡子晴，會怎樣呢?

如果子晴真的是喜歡阿烈，我真的能接受到呢，我和阿烈的友誼真的可以相安無視嗎?

隨着這些問題不停地在我的腦海中擾攘，我也漸漸的在座位上進入夢鄉……
。 。 。

這是一個雲霧彌漫的廣闊地方，矇矓到一個地步是伸手也差點不見五指。我四周的踅了起來。走着走着，我好像迷路了……

我迷惘的停了下來，心想，這是，什麼鬼地方……

我呆了一會，驀地，一名女子向我衝了過去，她好像失了重心的傾向前來。她的身體並不重，只是僅僅讓我退後了一步。為了以免好摔倒，我

本能反應的接着了她。我嗅到了一陣很香草莓味的秀髮，我知道她是誰了，她就是我很愛的女人。

好抬起頭來，面紅耳赤地道：「阿華,對。。對不起，我真的不小心了」她退後了一步，尷尬的望着我。

我愣了一愣，心想：如果，我在這個時候表白，她會否接受呢?

「是這樣的，子晴，我其實……」

「阿華，其實我好喜歡你!」她閉上眼睛，打斷我的說話，急速的道。

我又再次怔住了，笑了起來說：「可惡,我竟然給一個女生先向我表白……」

我倆一起含情脈脈的凝視着對方，紅熱的臉頰慢慢地靠近，我們要吻下來了!

就在我們還未吻下去的時候，有人拉開了我，原來是阿烈，他發現了!

「阿華，我這麽信任你，你為何在這樣對我。」他怒得雙眼冒出紅根。

「對不起，其實我想喜歡好……」

「那麼為何那天你說不喜歡她?」

「我……你那時這樣問，我怎答」

「我們不是好兄弟嗎，不是要坦白嗎，幹你媽的!」

正常我們鬧得火熱時，我看到有一個黑影，把子晴的身體掩未了。她伸出右手，向我們求救:「救命，這是什麼回事?」

「子晴!」我向那團黑煙衝過去,誓要救回子晴!

不要有事，不要有事，你是我的全部!

快要碰到了，那團他媽的黑煙!!!!!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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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原來我學校有第8層 06 

  原來一切，都是夢……我在巴士上睡着了。 我按下鈴子，司機頭上的燈隨即着了起來。 燈着的同時，我卻不知到，我的生命，也同樣着了紅燈…… 

  我下了車後，經過一條大馬路，慢慢的走向我所住的大廈。• 我望着地下，垂頭喪氣慢慢的走。 走着走着，想着想着。我開始覺得有些不對勁，我的身體好像有點不受控，整個人都好像定了格般，我很想走我下一步路，但無論我使多大的力氣，也不能動一根手指。我的眼皮也不自覺的垂了下來…… • • 

  當我睜大了眼睛的時候，只見眼前的是一面白色的牆，不，是4面白色的牆，一塊白色的地面，1塊白色的天花板! 幹!這是什麼地方? 

  我發現原來我的身體能正常活動了…… 

  這是一間大約只有十平方米的密室，其實也沒什麽可描述了，四方白色，只有中間有一點穿着校服的黃色。 

  「這是什麽地方，是誰困往我的?」我向着那面白色大喊道，但回應我的卻是自己的回音。 

  等一下，我記得剛才有一刻我的身體有點不奐使，難道我被人眠了? 

  正當我在沈思的期間，一把機械的聲音嚇壞了:
 
  「你好，檢查了你的記憶……謬誤發現，謬誤發現，開始進行洗腦……」 

  「hi !你這渾蛋，要嚇壞本大爺了……」 

  在我破口大罵的同時，天花板突然出現了一個正方形的缺口，一盞紅色的警報燈冒了出來。紅色的燈光隨即閃爍起來，刺耳的警報聲也響起了。 

  「警告警告，洗腦失敗，洗腦失敗，原因不明，原因不明。」 

  「法克 you !洗什麼腦，石修?國民教育?」 

  「系統出錯!」 

  我眨了一下眼，周圍的風景又變回原形了。街上的行人也沒有任何異樣,繼續他走他的路。

  我的 手在顫，汗在流，感到無數的不解。我得罪了什麼人?想不到事情就這樣發展到一個科幻的地步。我的思緒很亂，已經再分不清剛才所發生的是真實抑或是虛假的。 

  我回到家後，二話不說就躺在床上，我什麼也不想再想了，只想抱頭大睡，一直睡下去，因為我可能在夢鄉中躲避一下，什麽也不用想，開開心心的在一間真正的家歇息。 

  「你這臭小子，一回家就顧着睡，還不快點出來幫忙洗碟!」爸爸在廚房大叫出來。 
 
  「知道了……」 唉，真煩人! 我換了衣服，走出了大廳，一直想着剛才所發生的事情。我走進了廚房,只見爸爸微笑着跟我說:「洗完碟就吃飯了!今天煮了你最愛的咖哩飯!超棒的!」

  「是了,找到媽媽的消息了嗎?」

  爸爸的表情由笑改為怔往,輕輕的扔下一句:「沒有......」他可能知道我也十分失望,所以也強顏歡笑,道:「別說這些吧,洗碗吧!」

  「嗯...」

  吃完飯後,我也沒多想今天所發生的事情,只是想進入夢鄉,希望那是個甜美的夢,永遠也醒不起來...





07



原來我學校有第八層架 07

第二天，我遲了起床，所以一切都變得十分趕急。

「幹!要遲到了!」我心急如焚地道。我衝出大廈，跑到巴士站。幸好，一跑到就有巴士站，所以很快我被回到學校，免了遲到的一劫，總算鬆了一口氣。我鬆容不逼的在那下完雨後，溼答答的走廊走着。但今天，我再沒有看到同學們在走廊上答訕，正確點來說是一個人也沒有……除了在籃球架上的小鳥在吱吱斟斟，周圍機乎一丁點聲音也沒有。

此時，我已意識到，應該有事情發生了……
不經不覺，我已走到了2k班房，課室的門關上了，更代表事情的嚴重性。我站在門前，咽了一下口水，扭動門把，踏進了課室。

同學們都已經整齊地坐在自己的座位上。班上好像除了我和子晴之外，其他人都已經回到校了。此外，課室有兩個男人，一名是林sir,他有着一張肥大的面孔，一對大大的眼睛。而且，令人最深印象的是，那兩旁白色的髮鬢，中間的卻是光脫脫，光亮亮的皮膚。

另一個是一張陌生的面孔，那是一個穿着警察服的警員。

平日活潑萬分的林sir，竟然嚴肅的站在教師桌旁，着眉頭的瞪着我，道:「王海華，請盡快回到自己的座位，我們有事要宣布。」

「哦!」到底有什麽事要弄得這麽嚴肅呢?

「好所有同學都到齊了……」

到齊?子晴呢?老師是否搞錯了甚麼?

「大家都可能發現今天吳子晴同學沒有回校，大家可能以為她只是病了……以下我要說的話，請同學們做一些心理準備才聽……」

她發生了什麼事?死了!不可能，昨晚我才跟她談天……不可以!求神不要這麽絕情!

「我要說了……昨晚凌晨，她的媽媽打電話來，告訴校方，昨晚9時，子晴和媽媽在香港仔吃完飯後，子晴在街上，被一名穿着黑皮外套，牛仔褲的男人抓走，至今警方還未找到她……」他停了一停，繼續道:「現在警方下了封口令，不准消失向外公開，只能對你們說了事情的發生……因為想給你們一個簡單的交代，基於有很多同學都和子晴十分友好。至於詳情卻不便向大家公開，此另，阿sir有些話想跟大家說。」

那名警察走上前來，道:「各位同學好，我是港島督察何文亮，昨天發生了這件事，警方都深表遺憾。但請同學不要公開出去，因為某些原因。如果發現有同學公開出去，他的結果將會是被踏出校和其他特別的刑罰……所以希望同學自重，我今天要說的話到此……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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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來我學校有第八層架08
「不可能的,老師你是否搞錯了,昨天明明還好好的!」阿烈站了起來,激動的衝往林SIR那兒。正當他的手要抓着林SIR襯衫的衣襟時, 那名督察伸手一推,被把烈推後了半步。

「同學,我們不容許這裏有暴力的問題出現,請你冷靜點聽我說......」何督察語重心長地道。

「冷靜你叫我怎冷靜!我的......同學死了!」阿烈作勢想把他推開,何督察立刻大喊回應道: 「你不要碰我!我告你襲警!」

「香港有言論自由於我要跟老師問清楚!」阿烈仍然不死心,狠狠地瞪着何督察。

「呀!很痛,你打我!我要叫救護車!」何SIR驀地掩着自己的手臂,咪着雙眼,痛苦地道。

這是我眼花了嗎,那道阿烈懂得超能力。在我印象中.阿烈動也沒動過,但何SIR既然「受傷」了,很的大開眼界了。「我那有碰你,你瘋了嗎?」

他「痛」得坐了在地上,道:「我們香港不容許你們這些暴民在放肆,請你自重一下。」

儘管他很「痛」但他也能拿出電話,打給他的同事。這個真的忍得痛,果然是真男人!

「大SIR,現在我想叫白車,有名小子襲擊我,我的手臂受傷了。嗯......好吧!」

林SIR見狀立刻把阿烈拉出課室,應該也是那些「道理深遠」的訓話吧。

老師走了,大戲照做。

他面上仍然是一個痛苦的表情,在地上不停的掙扎着。

全班同學的焦點都放在他精湛的演技上,想笑,卻笑不出來。平日說話多多,建設少少的輪哥也忍不住喊出來:「這裏沒有老師了,你可以不用再裝了。還有,你的演技,比千語BB還要好,支持你。」

「我不做戲又怎得你們笑呢。」突然,有人敲了敲門,走了進來。原來是一個穿了制服的警員,他道:「何SIR,救護車到了!」

他頓時伸了一個賴腰,跟我們冷冷的說了一句:「唉......又是時候驗傷了.....都是提一提你們,你們最好還是生生性性,免得有什麼麻類吧。再會。」
. . .
何SIR走了之後,剩下的所有堂都是自修的,真的很溽悶。

被拉走了的阿烈過了不久也回來了。那一回來,就受到大堆同學的安慰,因為大多的同學都以為他和子晴是男女朋友關係,所以都覺他會十分傷心,雖然這個也是事實。
有時候,我也覺得比人傳誹聞也是個不錯的體驗。但當你連誹聞也沒有時,這就代表,他們覺得你連女朋友也不可能有。
而我正正就是一個好的例子。其實有時我也不知道,是我太自卑,抑或是大家很討厭我呢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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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情發生了之後,阿烈再沒跟我說過一句話,面對同學的問候,都只是默默點頭回應。平日雀躍萬分的阿烈已經不在了。

一時間發生了這麼多事,我的精神也面臨崩潰的狀態。我不知道我還能做什麼!我想知道子晴現在在哪,但卻不敢要知道......有可能她已經........

可惡!昨天明明什麼事也沒有,大家也明明在開開心心的胡鬧,本來今晚還會一起去吃飯......但今天卻不見了蹤影!你很自私,為什麼你要令我喜歡你之後卻跟我玩捉迷藏!?

我回到家後,見到一張四方的字條貼在桌上:

阿仔
老豆今晚唔返黎食啦,夜晚果餐你自己搞掂佢啦 

老豆

唉......連老豆也走了,注定了本身我就是一個孤獨的人。我走進了我凌亂的房間,就這樣躺在我的床上。

突然,我感覺到我的褲子在震動,原來有人打電話給我。我在褲袋拿起了電話,原來是阿烈打來。我想也沒想就接聽了!

「喂,阿烈......找我什麼事?」

「阿華.....我很無助,也很迷茫,明知自己愛的人在受苦但自己卻什麼也做不到,真的很痛苦!」

「阿烈.....你哭了?」

「不准嗎?男兒流血不流淚?」他啜着泣道。

的確, 男兒流血不流淚這句話是真的,但當男兒真的流淚了,你不要取笑他,因為他現在可能比流血更難受。

「不......我剛才也哭過來。」

「如果給我知道是誰捉了子晴,我一定要把他的四肢都撕碎掉!」我聽得見他的聲音有點顫抖,但卻表露出他的憤怒。

「不止,還要把他的小弟弟捏碎!」

當我說完此話,我倆停了說話。

在這死寂的氣氛下,阿烈再次打起話匣子:「是啊,上次我問你是否喜歡子晴,你是對我撒謊嗎?」

「你......你怎麼知道的。」我尷尬地道。

「我看到當同學傳我和子晴的誹聞時,你總是沈着臉子,好像有什麼心事般!」果然是「情聖烈」,看透人的表情的意義,對佢來說根本易如反掌。

「是.....但這樣不會損害我們的友誼嗎?」

「不會,因為我們還我們,子晴還子晴。更何況我們只是公平競爭,我也不覺得我會輸掉。」

「問我生日日期也是公平嗎。」我調侃他道。

「你這小子......」

「不過現在當務之急的是想辨法,救回子晴......」

「沒錯,我們不能放棄,子晴在等我們,等我們三個人一起到那間意大利餐廳食飯,她一定不會有時的!」

「嗯。」口裏說得很動聽,但我心裏卻想着:希望如此。

「不如這樣,我們明天嘗試一下在香港仔找找看,看看有沒有什麼線索。」阿烈提議道。

「我認為不會有,因為警方方那邊好像有意隱瞞這件事,所有的線索可能都已經封鎖了。」我語重心長的解釋道。

「好吧.....你有你的道歉,我想再冷靜一下,待會再談吧bye!」

「bye」

「唉......」我嘆了一口很長的氣,躺在床上,雙眼望着天花板愣住了。


